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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难忘的清华跳组生活
〇权忠舆（1963工化）

清华百年校庆体育代表队的聚会勾起

我尘封半个世纪的许多记忆。这次是1954

到1966年12年间代表队员的重聚。这12年

是我心底里难忘的时代。我作为其中一员

度过了将近五年。

时光回溯到1957年春，我高中毕业。

在填报大学志愿时，受了一位同学亲戚的

鼓动，决心报考清华。这位老兄就是清华

工程物理系物1的宋均，当时他已是清华

田径队的运动员。他不仅介绍了清华工程

物理系如何是尖端技术系科，也介绍了清

华体育代表队如何风光。于是学习尖端科

技和参加体育代表队，成了天真的我对未

来清华生活的两大憧憬。结果我如愿考上

了清华工物系，实现了第一个愿望。入学

不久，体育前辈马约翰先生给新生做了例

行的鼓动报告。他有力的、带有浓重福建

口音的声音：“要运动！要动！”时时回

响在我耳边，在我第二个愿望上又加了重

重的分量。但说实在的，凭我当时的身体

和体育成绩进代表队只能是个梦。想来想

去，摩托车队好像并不需要什么太好的基

础，而且开摩托的潇洒、刺激也令我颇为

神往。于是兴冲冲地参加了摩托车代表队

的入队考试——自行车测验，诸如转圈、

走八字、过窄桥、定车等等。当时得到

“通过”。但新队员发榜的名单上却没有

我的名字——“唉！还是落选了”，兴头

一下遭到了打击，也从此不再梦想开摩托

了。蹊跷的是过了好几个月，大概是1957

年底，摩托车队竟有个教练（物0班的学

长）到班上找到我责问：为什么这么长时

间没去活动？“笑话！哪儿是我不去？明

明是你们没要我吗！”什么也不必说了，

一切为时已晚。就这样错过了加入清华体

育代表队的第一个机会。但这却成了后来

进入跳组的一个阴差阳错的契机。为了和

体育更密切地结缘，我开始跟着同班同学

过孝民练开了跳远。过孝民曾是1956年全

国中学生运动会的跳远冠军，他一入校就

理所当然地成为校田径队跳组的正式队

员。在我眼中他是“明星”，跟着他练习

很有“粉丝”追星的乐趣，甚至有点“光

荣感”。过孝民成为我日后加入代表队的

领路人，很快我成了跳组“编外成员”。

成绩虽然提不起来，身体素质也只是平

平，但实现第二个愿望在这里有了起点。

这时我的动力只限于“兴趣”。

1958年是激情燃烧的“大跃进”年

代。上半年校内政治活动和义务劳动——

红专辩论、处理右派、双反运动、修建

十三陵水库、修建露天游泳池等等，接二

连三。但我依然在学业和那些活动之余，

不辞辛苦、饶有兴致地抽空跟着跳组的正

式队员一起训练。半年之后我的身高从入

学时的1.74米长到1.80米，体重也从65公

斤长到74公斤。跳远成绩也突破了5.60米

的三级运动员标准（原来的水平可能也就

5米多一点儿）。这时过孝民看我腿长，

就建议我练练三级跳。刚刚开始成绩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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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12米而已。由于技术动作不对，脚后

跟常常挨蹾，疼得不能沾地——走路变得

向前一颠一颠的，这后来养成习惯，竟然

成了我标志性的姿势。不过“兴趣”却还

在督促我继续坚持。这一年的工物系运动

会上我取得了名次，这使我十分开心。

1958年正是第一届全运会的前一年。记得

国家体委副主任、清华的老校友荣高棠曾

来校，在大礼堂做了一个慷慨激昂的动员

报告。当时正值布伦代奇把持的国际奥委

会，搞“两个中国”的当口。高棠同志激

愤而又带点儿自豪地喊出了：“奥运会你

算个屁呀！我们要开自己的全运会！”在

这样的鼓动下，配合形势，清华代表队开

始分为一、二、三线积极为全运会做准

备，也乘此东风推动学校的体育发展。一

线是代表北京去参加全运会集训的尖子队

员，我记得跳组有陈铭忠、胡方纲、姚若

萍、安定宇等几个人，二线队员开始在校

内集训——集中住宿、就餐、训练。我这

时名正言顺地转成了三线队员——不集中

住宿，但要和二线队员一起训练了。记得

当时的队友，远度组有李昇凡、李大镛、

过孝民、黄奋新、刘松林、杨志华、王次

昌、罗新如、谭淑英、宋彩妤、应爱春

等，高度组有巢克念、罗昶、龚学晋等，

撑杆组有田学哲等。教练是王英杰和刘儒

义两位先生。我参加三线训练不过一个

月，就到了暑假。1958年9月初，进入大

二的我和物23全班同学一起去河南商城参

加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回到学校已经是

12月30日。这整整四个月，正常课程学习

和业余田径训练都自然让位于压倒一切的

全民运动。1958年我的体育训练仅仅三个

月而已。

1959年校内的教学秩序有所恢复，体

育代表队的训练也趋于正常。当年5月的

北京高校田径运动会是在石油学院的红旗

操场开的。清华田径队全面奏凯，战胜了

踌躇满志声称“超清华、赶体院”的东道

主，获得男、女和团体总分三项冠军。这

次比赛我还没有资格亲身参赛，但赛会

的热烈气氛和令人振奋的成绩却

鼓动起了我刻苦锻炼争取以后能

为校争光的信念。记得跳组每天

集合训练的开头总是响亮地喊：

“为祖国，锻炼！”“锻炼！”

这时我参加训练的动力由纯粹的

兴趣逐渐增添了些新的东西。半

年之中，每天下午的跳组训练成

了我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一

面训练，同时近距离欣赏着跳远

坑边胡方纲的狂野、李昇凡的舒

展、黄奋新的飘逸、过孝民的果

敢、王次昌的优雅、杨志华的稳

健、陆大传的凌厉、罗新如的勇

2011年6月的合影，从左至右：陈铭忠（当年跳高健
将）、刘儒义教授（当年跳组教练）、权忠舆、姜天兴
（当年跳组第5任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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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宋彩妤的坚毅……跳高架前陈铭忠的

从容、巢克念的沉稳、姜天兴的强悍、龚

学晋的轻灵、姚若萍的潇洒……老队员们

特点各异的风采对我既是享受也是激励。

我接受着身体上的辛劳，同时得到的是心

情的愉悦。暑假之中因参加国庆十周年天

安门游行“总路线万岁”方队的集训，又

错失了和跳组留校的同学一起集训的机

会，我曾经感觉十分无奈和可惜。但开学

后不久即得到通知：调入二线。我既兴奋

又忐忑地搬入了跳组的宿舍——四号楼二

楼朝南的一间宿舍。同室的是胡方纲、李

昇凡、过孝民和黄奋新，这些原来的“偶

像”现在成了亲密战友。这时跳组二线已

经补充了不少1958、1959级的同学，记得

有姜天兴（兼冰球）、陆大传、卢福成

（兼武术）、蒋先川、王景会、姚舜华、

褚洁英（兼体操）、卢铁成等等。队长是

李昇凡、训练队长是胡方纲。我虽然已上

大三，却是不折不扣的新队员。自此我正

式融入了跳组的战斗集体，之后整整四

年，直至1963年7月毕业。

二线的生活是紧张而活跃的。每天半

小时早操、下午（偶尔上午）两个小时训

练。晚自习结束后记训练日记，并和室友

探讨训练的心得和计划。除去回班上课之

外，代表队的集体生活也十分丰富多彩。

这个阶段代表队除了紧跟大形势的思想教

育之外，一个重要主题是“体育事业心”

和“集体荣誉感”教育。强调“德智体全

面发展”、“争取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

年”以及“在体育战线上为清华大学争

光”。就训练而言，在“大运动量”原则

下，远度组强调力量和速度等素质练习。

“蹲杠铃结合加速跑”和在气象台小山坡

做“上坡跑”，这些是最为王英杰先生推

崇的素质训练手段。他还在跳远项目的技

术训练中亮出几手高招儿，例如：从分解

基本技术练起，进行加难的“高跳”（加

踏板）、“低跳”（挖浅坑）、负重跳等

练习，再结合成完整的技术动作。同时每

一两个月有测验性的比赛。特别是王先生

非常重视训练和积极性恢复的结合，保证

业余训练时间虽少，却能达到不亚于专业

运动员的高效率和高质量。这也是清华跳

组始终不落后于体院（运动系除外）且领

先其他高校的原因。在平时训练中真正给

我指导和帮助的是胡方纲，他的三级跳成

绩笑傲清华，在北京市也是数一数二（后

来以15米38的成绩达到运动健将标准）。

他既是我追赶的标杆也是我实际的教练。

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手，他耐心指点，

总能指出训练的关键要点，是我后来成绩

得以较快提高的第一推手。几个月下来，

我的身体素质和运动技术有了长足进步，

成绩也很快提高，开始超过一些老队员。

这时可以说算得上基本合格的代表队员

了。1959年的冬训是最为难忘的，每天下

午在举重房和跑道上，跳组队员们你超我

赶、互相鼓励，练得热火朝天。运动量之

大堪与专业队相比。一次力量课下来，大

腿肌肉总是酸疼得上不去楼。大家戏称：

肌肉都被“醋溜”了。每天训练之后，运

动衣裤都被汗水浸湿，有时甚至结出白白

的盐渍。一个冬天过去，我各项身体素质

指标大幅提高，比如：深膝蹲从不到100

公斤长到130公斤，行进间30米跑从3＂8提

高到3＂3，立定三级跳过了9米，纵跳也

达到了0.83米。这一年的冬训打下的身体

基础在我成为真正运动员的道路上意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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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的。

进入1960年，在那一年的校运动会上

我在三级跳上突破了13米，达到二级运动

员标准。但是伴随运动训练不可避免的

伤病找上门来——我的大腿股二头肌拉

伤，跑不能跑，跳不敢跳。随后就是不断

地去校医院拿三联单，跑北医三院运动医

学科治疗、治疗。眼看在北航举行的高校

运动会临近，但伤势未见好转，报名参赛

当然成了泡影。给我留下伤心记忆的是：

那次运动会三级跳项目除了胡方纲之外跳

组报不出人，不得不从篮球队借来了“外

援”——刘维琪。在战斗即将打响的时

候，自己成了非战斗减员，对我是个不小

的刺激，心情相当郁闷。刘维琪不辱使命

跳出13.5米多，得了第三名。看到这个结

果我的心里五味杂陈。当时想：要不是受

伤，或许我也能跳出这个成绩呢。遗憾，

遗憾呀——练了一年多，本来信心满满，

却又壮志未酬了。

1960年夏天，全国虽已露出经济形势

困难的端倪，但跳组训练还是一如既往的

生龙活虎。暑假到了，校方为了让代表队

有机会和外界多多接触，决定派几只队伍

去外地训练比赛，一来开开队员的眼界，

二来也宣传清华的体育水平。记得当时篮

球队去了上海，田径队则前往大连。跳组

名额只有10个，究竟谁去谁不去，曾是队

里领导和教练颇费踌躇的事。跳组的几名

尖子——胡方纲、陈铭忠、姚若萍当仁不

让，运动成绩优秀的李昇凡、陆大传、安

定宇、罗新如也理所当然，剩下的就费些

脑筋了。不知是因为看到我平时比较刻

苦，还是对我有所期待的缘故，最后居然

也被列入了名单之中，这使我十分惊喜，

也促使我更加热爱体育训练，更加热爱跳

组这个集体。大连集训生活收获颇丰，不

但领略了海滨城市风光，而且在和大连工

学院友谊对抗赛时，还有幸和大连工学院

的体育教授、中国田径传奇式人物刘长春

得到零距离接触的机会。集训和比赛也都

十分顺利，我在三级跳中成绩又有提高，

突破了13.5米，已经可以列在当时全校第

二位了。

好景不长，回来之后很快经济困难的

阴云袭来，代表队明确了当年冬训暂停，

转为“劳逸结合”度过困难时期。粮食开

始定量——此前代表队是吃饭不限量的。

每个人发了饭卡，分为每天三格，每格限

量几两，吃一顿划掉一格。伙食质量也大

大降低。虽然校方对代表队给了尽可能的

照顾，定量大大高于一般同学（我是每月

38斤，一般同学只有每月28斤），但说实

话还是难以支持原来的大运动量训练。运

动训练的严冬来临了。

到了1961年，运动量和强度虽大大缩

减，跳组却并没有象有些兄弟队囿于“热

量不足”那样完全停止训练。记得当时国

家提出了经济上的“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八字方针。我们就把它“移植”到

了训练当中。在方纲、昇凡的发起下，跳

组草拟了一个运动训练如何贯彻“八字方

针”的方案，写成了文稿，并依此制定训

练计划（现在看来这种“移植”似乎有些

牵强，甚至幼稚，但当时还真是一本正经

地当成了一回事）。不管怎么看，关键是

领悟了八字方针的精神实质——实事求

是、讲究科学。我们的目的是坚持在“热

量有限”的条件下，不中断训练；要因人

而异地制定“个性化”的训练项目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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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强调“查漏补缺”；要求在运动量适

度前提下保证训练“强度”和“效率”；

特别提出了要在“训练”和“恢复”之间

找出最佳平衡点。跳组训练中的科学态度

得到了充分体现也显示了实际效果。在那

段时间里，我们保持了健康和体能，一些

队员的老伤得到宝贵的休养治疗时间。大

家的身体素质普遍没有明显下降，甚至某

些方面还有提高。这样度过了将近两年的

时间。1961、1962年跳组二线队员中李昇

凡、宋彩妤、陈铭忠、安定宇、黄奋新等

相继毕业了，胡方纲成了研究生虽留队训

练却搬出了代表队宿舍。姜天兴升任队

长，我也被任命为训练队长。1960—1962

年间虽是经济困难时期，跳组却依然陆续

有新生力量补充进来。远度组新来了教

练——北京体院田径系毕业的高材生陈兆

康（他成为我后来取得更好成绩的关键人

物），以及胡金鑑、郭云曾、万燕飞、夏

修青、丁志胜等几位基础很好的队友。高

度组来了李玉茹、陈正理、苏成修、李季

东等，撑杆组有蔡诗国、杜义国等人进

队。这两年的所作所为，给跳组集体在形

势好转后有更大的飞跃打下了思想、人才

和身体基础。

1963年的春天到了，全国经济形势开

始好转。蛰伏近两年的代表队员们摩拳擦

掌，迅速积极地恢复了正常训练。可这时

我已经临近毕业，正忙于完成毕业论文。

同班的过孝民为了集中精力于毕业答辩回

班去住了。应该说留给我体育训练的时间

不多了。但我怀着在运动成绩上未酬的壮

志，选择了继续留队，尽可能不影响学业

的同时还梦想在三级跳上更进一步。目标

就是参加5月的高校运动会——这是我入

队四年多来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机会，决不

能再错过了。冬训不是十分系统，必须抓

紧春训。在教练陈兆康的悉心指导下，我

在现有素质条件下改进了技术，三步幅度

调整得更趋合理。好的苗头渐渐显现，测

验成绩稳定在13.5米以上。与此同时我的

师弟（北京师大附中低我三班的校友）郭

云曾后来居上，总能胜我一筹。在竞争的

激励下，我更不敢怠慢。就在这时，伤病

又找上门来：右腿股二头肌再次拉伤，虽

然不是很重，但明显影响起跳和第二跳

（右腿要承担两跳）。加上论文工作也到

了紧张阶段，忧虑和焦躁一下袭来，当时

的心情很坏。但我必须面对现实，无论如

何不能退缩。在积极治伤的同时，我产生

1963年北京市第七届高校运动会后，即
将毕业的1963届田径队员与清华体育界“三
老”在体育馆前。从左至右：屠柱国、王英杰
先生、曹崇信、杨五万、马约翰先生、权忠
舆、李作英、夏翔先生、温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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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改换起跳腿（让伤

腿只承担一跳）。这好比把惯用右手写字

改成左手。因为技术动作必须重新练起，

这可是很冒险的。我想的是无论如何要赌

一把，陈兆康教练也抱着“试试看”的想

法同意了。这样师徒二人达成共识，就大

胆地、坚决地走了下去。经过不多几次的

试验，竟然用原来的摆动腿——左腿起跳

完成了三级跳的完整动作，居然也达到了

和原来差不多的成绩。这下子我的信心大

增，就这样干吧！在短短一个多月里我一

直用新的动作练下去。转眼停办了两年的

高校运动会5月份就要在北大开幕了，我

终于如愿以偿地报名参加了三级跳项目。

正式比赛时，我可能由于过于紧张和兴

奋——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参加为校争光的

比赛呀，成绩并不理想，只跳出了13米50

多，获得第5名。那次方纲第一、郭云曾

第三。我们三人一起为校贡献了13分。清

华仍然保持绝对的优势获得三项团体总分

冠军。虽然我并不满意自己的表现，但终

归是“参加了、尽力了也得分了”，入队

四年多的梦想得到了不算圆满的实现。

此时距毕业离队还有两个多月时间，

按说跳组的生活应该结束了。不过这时我

却自我感觉身体状态出奇的好（也许是

做毕业论文太劳累，体重降了8公斤；负

担减轻，弹跳力得以大增），于是想最后

再拼搏一把。6月的一次和体院的对抗赛

在清华举行，我极其兴奋地参加了。众多

队友为了我这次“告别演出”都特意来加

油助威，场面十分热闹，当时的情景至今

还历历在目。我前两次试跳都在13.7米左

右，但感觉告诉我还有潜力。这时体院的

侯福林（三级跳名手，运动健将）走过来

热情地指点我：“最后四步再紧凑一点，

保持速度，肯定有戏。”（当时并未想到

这几句话成就了我体育生涯一个重要的里

程碑。）我定了定神，走上起跑点。起

动、加速，最后几步加快了步频，踏板很

准，起跳：一、二、三、落地。落地冲出

沙坑。“有了！”——旁边的人齐声大

喊。丈量的裁判拉开皮尺，一看刚刚过了

14米。大家一齐鼓掌叫好。刘儒义先生赶

忙又亲自用钢尺复核，果然14.01米。这

时他高兴地祝贺我长了成绩，并超过一级

运动员标准。为了正式起见，又特地请来

国家级裁判夏翔先生核对，并在成绩报告

单上签字认可。我在清华跳组的“告别演

出”以煤渣跑道上14.01米的成绩画上了

句号。1963年7月大学学习结束，我领到

了学校颁发的毕业生学习优良奖状；同时

也拿到了国家体委颁发的一级运动员证书

和证章。入学时的两个愿望就这样实现

了，6年的付出得到了让我欣慰的回报。

回顾在清华跳组的生活，我走过的是

和大多数体育代表队员有些不同的路——

从一个根本不够格的体育白丁，硬是走上

运动场，在许多人的带领、推动和帮助

站立者从左至右：王英杰先生、屠柱
国、权忠舆、杨五万、李作英、马约翰先生、
夏翔先生，蹲踞者从左至右：曹崇信、温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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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融入跳组这个战斗集体，完成了从

“草根”到国家一级运动员的蜕变。对参

与体育运动逐渐获得了远大于仅凭兴趣、

单为“追星”的动力，对大学生的“德智

体全面发展”有机会做了切身实践。体育

成绩仅仅是收获的一个侧面。离开跳组，

运动成绩已经变成过眼烟云。但伴随在跳

组体育训练、参加比赛得到的东西——开

朗、坦然的性格锤炼，上进、刻苦、坚

持、务实的精神领悟，以及融入集体共同

进步的感受，却是我在后来的工作中始终

能够受益的宝贵财富。而在青年时期打下

的运动基础和养成的体育锻炼习惯，也使

我直到现在年过七旬，还能有精力继续工

作，而且几十年中始终有着享受健康和快

乐的资本。

那些年中一切的一切，让我如何不怀

念那个年代？又让我如何能忘怀清华跳组

的生活呢！

2011年5月追忆记成

我自1957年毕业离校以来，至今已半

个多世纪，但还时常怀念在校时的学生生

活，特别是对从1952年至1957年间参加清

华民乐队的活动一直萦绕于心。最近尤因

我在南京参加一个民乐队的活动中巧遇工

程力学数学系1968届的宋自林校友，得知

他在校时也是民乐队的队员，令我俩非常

欣喜。他告诉我清华民乐队在喜迎校庆百

周年之际正在收集历年来参加过民乐队的

队员的信息，以便重编清华艺术团民乐队

的通讯录。我便立即和负责此工作的刘涛

雄校友取得了联系。

清华大学在院系调整后虽然一度转为

工科大学，但仍然传承深厚的文化底蕴。

平时从周一到周六大家都勤奋学习，天天

锻炼。到了周末便有丰富多彩的文艺活

动，诸如社团文艺排练，举办音乐欣赏，

诗歌文学聚会和交谊舞会等等。我在入学

后不久就到原来在校园西北角的“灰楼”

即音乐室去参加了民乐队。

那时民乐队的指导老师是王震寰先

生，指挥是汽五班的钟杰英(即中杰英)学

长，他多才多艺，指挥认真严谨，水平堪

比专业音乐人士，深得队员们的赞佩。

我在乐队里练奏的是琵琶和二胡，也

担任过队长。至今我还保存着1954、1955

和1956年的队员名单。这次我已给刘涛雄

校友寄去，以便乐队联系更多的老队员。

清华民乐情
〇张又文（1957动力）

2009年夏，张又文学长在学生文化活动
中心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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